
深读2015年4月21日 星期二
星级编辑钱智琛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吴巧薇 05

带着牵挂和思念离去

这个装修结束才1年的家中，仍泛

着未散去的油漆味，但总体收拾得井井

有条。

只要稍微看一下，就发现都是很廉价

的物品和家具，没有大家电，唯一一台老

式彩电放在万师傅的卧室里，不敢轻易放

在客厅，“怕孩子在家看电视，不学习。”

防盗门上贴着“欢度春节”4个大字，

依旧鲜红。羊年春节，万师傅和子女就在

这个家中过的，住在这个靠妻子车祸赔偿

金垫付房款的屋内，挂在万师傅嘴边对子

女最多的叮嘱，还是一定要珍惜学习机

会，不管有钱没钱，都要争那一口气。

既当爹，又当妈，为了子女，也为了

自己，即便在贫苦的等待中，万师傅也

要树起一个持家的家庭主妇模样，处处

精打细算。

“一般中午我炒菜做饭，晚上吃剩

的，早上来不及烧，爸爸都会给钱让我买

早点吃。”二女儿说，他们早上出门上学

时，就常看到在外辛苦搬运一夜的父亲，

穿着一身覆着水泥灰呛人的搬运服，累

瘫在客厅沙发上，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警方经走访询问得知，在晚饭中，

万师傅曾批评过孩子，起因是家中少了

100块，不知去向，之后双方各自回屋。

当晚，万师傅的遗体被运至殡仪

馆，经警方勘察后，排除了案件可能。

“当务之急是办完后事，但后面的

事情更麻烦。”

大儿子总算能自食其力了，但两个

尚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是继续留在

合肥上学，还是送回老家安顿？谁家能

代为看护这对姐弟俩？大家都知道，放

在谁家都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万师傅带着牵挂和思念离去，已经

看不到这些悬而未决、等待妥协的难题

了。这是他上六年级的小儿子，第二次

明白死亡后的意义，房子，家，还有今后

未知的生活。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了，孩子的未来不知道在哪

万师傅是长丰县下塘人，他是一名二

类伤残人士。

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干机床操作，被

快速飞转的机床轧伤，从此之后，右手有

三根手指残缺，家人比划道：“小拇指还剩

一小节，也就没法继续留下干了。”

淳朴的农村人，万师傅一家育有3个

子女，最小的儿子出生后，被查出有残疾，

“大小眼，右眼要小一点。”

为了谋生，万师傅只身来到合肥打工，

没有技术，没有人脉，扛水泥和建筑材料是

他从事的工作，一直干到临死前2天。

城市建设，工地集中，扛水泥往往是

没人愿意干的体力活，“挣钱不固定，而且

吃力，很脏。”大伯万宗贸说。

拉水泥大货车通常只能夜里进城，一

到半夜，万师傅的电话会响起，这该是哪

一位货车司机介绍“生意”了。

白天睡觉，夜晚出门干活的万师傅，搭

载货车到了目的地，再肩扛背挑，从货车上

扛下一包包水泥，送入工地或是库房。

在城市扛水泥的农村人

一包水泥100斤，扛一包给2毛钱人

工费，一晚上下来，搬空整整一货车水泥，

最多能挣100多块钱。

在亲戚看来，这些年，万师傅靠扛水

泥压根没挣几个钱，“家里生活压力大，孩

子上学要钱，这点钱只够生活费。”

4月18日一夜，4月19日一整天，雨

下得没完没了，接生意的手机没有响起，

这种糟糕的天气也预示着，基本上是没有

扛运水泥的活了。

大儿子20岁，早早辍学，现在一家酒

店后堂当帮厨，收入只够开销。

二女儿 16 岁，就读庐东中学初二。

小儿子13岁，就读附近一小学六年级。

靠着亲戚的救济和帮衬，这个家庭还

能勉强维持下去。

19日夜里的晚饭听上去很“铺张”，二

女儿没有炒菜，小儿子却很麻利地煮好了

米饭。

万师傅匆匆下楼，回来时，手里多了3

样卤菜。

这一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甚至在当晚19时40分，万师傅给在

下塘老家的小叔打去电话，“他还让我去

他家吃饭喝酒哩。”小叔说，当时自己还抱

怨下雨，赶不过来了。

“那就明天中午吧。”万师傅又约了时间。

但一个多小时后，小叔再次接到电

话，是派出所民警打来的，说万师傅坠楼

身亡了，坠落地点就在21楼家中阳台。

最后一顿“铺张”的晚餐

4月20日中午，陆续从乡下赶来的家

人，挤满在这个冷清的屋内，不发一言。

此次意外，万师傅算是从无尽的压力

与困顿中彻底解脱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但屋里并排站的3个子女今后生活怎么办？

家人翻了翻万师傅留下的积蓄，发现

没有多少存款，连办后事恐怕都需要东拼

西凑了。

这个家庭何以困顿到这个地步？

“我妈妈是2012年 1月10日出车祸

走的。我爸爸让我永远都要记住这个日

子。”13岁的小儿子很精明，剃着光头。

3年前，这个家庭就开始支离破碎了。

那天下午，下塘镇老家，妻子骑车接

小儿子放学，快到家门口时，被后方疾驰

而来的运钞车撞飞。

妻子身亡，小儿子捡回性命，但从此

走路一瘸一拐。

3年前的车祸，这个家就已破碎

妻子十几万的死亡赔偿金到位后，万

师傅放心不下独自在老家读书的子女，索

性拿着这笔钱，在肥东撮镇与大兴集交接

的地方，购置了这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

只够交了首付款，余下的贷款需要每

个月定期支付，“一个月要给银行 1650

元。”小儿子脱口答出，因为他知道，爸爸

经常告诉他，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一定要

好好读书。这不是诉苦，是变相的激励。

“除了大儿子能自己养活自己外，另

外2个孩子都靠他一个人。”小叔说。

1年前，子女全接到这里后，肩上的担

子可想而知。

安居才能乐业，但扛水泥的生意时好

时坏，收入非常不固定。

4月19日夜里，万师傅就着菜，喝了

一两多白酒。席间还指着阳台的窗户玻

璃，“他说，你看看玻璃这么脏，也不知道擦

一擦。”二女儿站在墙角，低着头复述着。

吃完饭，子女回到东侧的卧室赶作

业，万师傅一个人留在西侧的卧室。

房门都没有关，直到子女听到楼下有

“砰”的一声闷响，发现楼下的绿化带和路

肩躺着一个人时，跑到隔壁卧室，才发现

爸爸不见了。

孩子料想到不对劲，赶紧拍打隔壁邻

居房门，央求着报警。

妻子意外身故，换来子女的城市生活

顶梁柱的苦苦支撑

辖区派出所和120急救车赶到后，

经检查，已无生命体征，宣告当场身亡。

在坠落瞬间，还将楼下停靠的一辆

轿车后视镜砸断。

雨夜里，万师傅的遗体淋着雨，最

后孩子从家里抱出一床毛毯，盖上，哭

泣着给老家亲戚打电话。

微薄的工资，单调的生活，远离故

乡和亲人，漂泊在外，卑微而坚忍的活

着。让万师傅不止一次跟亲友吐露过，

“压力有点大，但为了孩子，还是要多干

几年，多攒点。”

自己哪怕苦一点，给孩子永远都是

最好的待遇。这让亲友都有感触，扛水

泥是个力气活，还得跟货车司机搞好关

系，有活能第一时间惦记你，这里面也

有靠人际关系维系的竞争。

“他的死是意外，但他的生活压力

确实大，还要教育子女，里里外外都要

顾及到。”家人更倾向于万师傅是“冒雨

擦玻璃”时坠亡，即便阳台窗户外装有

防盗网，离地面有1人多高的围挡，他们

也解释“防盗网窗恰好没有上锁，能一

关一合。”

可是，毁掉这个家庭的导火线，仅

仅是3年前的一场车祸吗？

49岁的万宗顺从21楼坠下身亡，撇下了3个孩子，大儿子20岁，未成家，其他两个孩子分别是16岁和13岁，还在上学阶段。
万师傅生前是一名扛水泥的工人，临死前最后一个晚上，破例并大方地在楼下买了3样卤菜，大儿子不在家，就跟孩子们饱腹了一顿。
4月19日夜里20时许，肥东县裕溪路宝翠园小区2号楼，孩子在隔壁屋内赶作业，只听到楼下有声响，才看到一个人躺在楼

下，自己的父亲却不在家中……
人到中年，顶梁柱，生活困顿，经济压力大，家庭教育，又是什么“推”了万师傅最后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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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3年前车祸身亡
父亲19日晚坠楼离世 三个孩子，路在何方？


